
它始于态度，最后走向了许多人的内心追问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官方入选影片《风平浪静》公映

“撑一条船/离开海脣八百米/有无

欢喜/猫儿知……”字幕涌现 ，主演章宇

略带苍凉的客家话在吉他和贝斯声里忽

明忽暗， 像极了灰蓝海天间一叶浮沉的

小舟。电影同名的片尾曲淡出，宋浩的一

生走完，社会、伦理、爱恨都散去，一段完

整的观影就此落幕。

上周末，2020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

爵奖官方入选影片 《风平浪静》 公映，

1990 年代被篡改命运的优等生宋浩走

到观众眼前。看似没来由的横祸背后，其

实都有因果渊源；风平浪静的表面，一切

惊涛骇浪都已发生过。影片上映后，观众

对人物的终极选择、 剧本的细节处理颇

有不同见解，但对其间营造的氛围感、制

造出的“后劲”一致称赞。

制片人顿河回忆创作的起源， 三年

前，他和监制黄渤、导演李霄峰在交谈中

触及一个问题： 优等生在多年前犯下了

大错，他会怎样对待自己。 这个故事，从

主创的态度终于走向了观众的向内追

问———快速发展的时代里， 我们究竟失

去了什么？ 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出发时

的那种纯真， 能不能永恒遵从内心的道

德法则？

也许悲剧归咎于命
运 ， 但你是否真的别无
选择

故事从 15 年前一个暴雨如注的台

风天开始， 优等生宋浩在临考前被撤换

了保送资格， 取代他的， 是好友李唐。

少年冲进漫天雨幕， 想去讨个说法， 哪

知一场意外扳动命运的轮盘。 背负着一

条人命， 宋浩仓皇逃离 。 15 年后 ， 他

接到母丧回归家乡 ， 一切似已风平浪

静， 与老同学潘晓霜的重逢， 更使他黑

洞般的人生注入一缕光。 救赎与自我救

赎， 该何去何从？

导演李霄峰在创作阐述里揭开了故

事的第一层内核：寓言。 “他跟我曾经

阅读过的一个斯巴达男孩很相似，男

孩偷了只狐狸，藏在自己衣服里。但从

那天起，狐狸就在疯狂啃咬他的肉，因

为狐狸是偷来的， 男孩只能始终隐忍

不发。”寓言里的男孩和宋浩在心理上

高度一致，他犯了错，最初的逃避使其

余生都得在煎熬中度过。

斯巴达的寓言就此打住，电影《风

平浪静》 在少年成长路上还埋下了父

与子、个体与社会等多重羁绊。 15 年

后， 正当宋浩在潘晓霜的光耀下重拾

对生活的寄望，旧伤疤被李唐揭开。

导演李霄峰是 1978 年生人，他的

青少年时期正与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

发展的那几年同行，他的世界观、价值观

成型也曾迂回摇摆。 微妙的更迭被浓缩

在了他的作品里。 前两部《少女哪吒》和

《灰烬重生》， 故事起点都在 1990 年代，

一部讲少女反抗师长， 渴望 “诚实地活

着”；另一部讲两个爱读《复活》的青年，

因不甘忍受身边人的侮辱， 决定交换杀

人。到了新作《风平浪静》，被放逐的依然

是传统意义里的“好学生”，被审视的仍

是社会转型时的阵痛与父权中的暗面。

“每个人都在时代中被裹挟着往前

跑了。是时候停下来看一看，我们做了怎

样的选择。 ”李霄峰说，创作者不是为了

表现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公， 而是在讲一

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 也许悲剧归

咎于命运，但你是否真的再无他选？ “或

许你可以选择坚定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

随波逐流。 ”

艺术与人性的穿透
力， 源于表演和视听语言
的双重胜利

除了对主角的终极选择存疑， 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对电影整体

有着不错的评价，“《风平浪静》的效果超

出预期， 年轻导演李霄峰的电影才华和

创作观念都让人眼前一亮”。 在他看来，

剧作的完整性与导演的完成度相得益

彰，“表演与视听语言的匹配， 让作品在

艺术表现力、 社会透视度、 人性穿透力

上，都是国产电影的佼佼者”。

饰演宋建飞的王砚辉是剧组最早定

下的演员。 按李霄峰的说法，“这个父亲

很传统，有点不怒自威，又有点草莽气”。

随后定下的是宋浩的扮演者章宇。 对于

王砚辉和章宇而言，这已是他俩继《我不

是药神》和《无名之辈》后的第三次合作。

两人戏外是好朋友， 戏里是对关系复杂

的父子，只要摄像机一开，章宇的眼神里

就自动蒙上少年的躲闪与恐惧。 好的表

演， 就该是浑然天成的———这些是李霄

峰在开机前就想到过的。

真正惊喜的， 或者说出乎预设的表

演，来源于宋佳。 主创团队承认，他们最

初设想的潘晓霜并不是宋佳。 这与演技

无关， 仅仅是觉得男女主人公的形象似

乎不存在爱情的太多空间。 但跟随故事

走完宋浩的一生， 相信所有人会对宋佳

演绎的潘晓霜记忆深刻。 她从人生中转

站的高速收费口闯入主角的生活， 她用

极端浪漫的手法留住宋浩， 她又在经历

极致痛苦后笔直地走回生活。李霄峰说，

不少女演员都不太能接受这个角色，因

为她太过主动了， 只有宋佳一眼就喜欢

上，“潘晓霜就是一个这么浪漫的人，她

从不怀疑自己的选择，我也不”。

义无反顾的宋佳成了很是决绝的潘

晓霜， 好的表演给作品留下了两段难以

复制的场景。 一场是情欲戏，拍摄中，导

演推门去看了一眼，“他们两个裹着毯子

在床上， 看我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是两

个孩子，因为眼睛很干净、很无邪。” 那

一瞬， 李霄峰觉得， 他想找寻的 “被遮

蔽的少年心” 有了。 另一场宋浩送潘晓

霜回家， 车的挡风玻璃碎了， 天空突然

下起雨来 ， 工作人员把伞递给宋佳挡

雨， 后者顺势就从挡风玻璃那儿撑开了

伞。 即兴的表演， 成了后来电影里浪漫

又轻松的一抹亮色， 被导演称为 “视听

上的天作之合”。

事实上，视听是《风平浪静》走通人

心的一座桥。小时候的宋浩，镜头照见过

他在厨房里给母亲熬药， 却从没拍过妈

妈为他下厨。所以那一夜后，潘晓霜洗手

做羹汤的背影，落在宋浩眼里，可能比爱

情更温暖。母亲的葬礼过后，他本打算就

此永别家乡，正在墓碑旁呆坐，隔壁传来

的却是一曲《红河谷》。歌词里唱“人们说

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映照宋浩的心理，讽刺意味尤甚。而在影

片尾声，“他者”的邮轮、美声唱腔的《大

海啊故乡》、倒立的老人……错位的表意

都在暗示，所有的虚无、癫狂已近终极。

“每个人在电影结束后都会再次想

起它，想起里面探讨的社会变迁、自我的

情感救赎，这就是电影的价值吧。 ”尹鸿

说。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实习生 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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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有蝴蝶飞过，耳畔有巴赫响起，光影与音

乐交织，为观众带来全新艺术体验。 11 月 6 ?-7

?连续两晚， 上海交响乐团首度联手全球第二座

数字艺术美术馆“无界美术馆”，不设舞台，在科幻

互动光影中为观众“零距离”带来莫扎特、圣-桑、

德彪西等大师经典。

teamLab 无界上海是根据 teamLab 艺术团队

的作品群打造的“没有地图的美术馆”。 上海交响

乐团乐手走进“无界美术馆”的五个作品空间，根

据不同作品空间的艺术理念、呈现形式、情绪表达

来选择乐器， 设定风格与之相融的表演形式和曲

目，为观众准确而极致地传递艺术与情感。

比如，“超越边界”是以声光打造的水世界，其

中“水粒子的世界”激起竖琴演奏家陈蕾的兴趣，

在这里她演奏了罗尔夫·劳弗兰的 《秘密花园》。

“光之雕刻” 的世界就像一个用灯光制造的小宇

宙。 上海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朱琳和大提琴演

奏家陈少俊就在这个小宇宙中， 演绎巴赫的无伴

奏大提琴组曲， 让人们在大提琴的沉吟中感受宇

宙的浩渺。 单簧管演奏家戴乐和长笛演奏家龚霄

云在“蝴蝶小屋”吹响了莫扎特、圣-桑、德彪西及

巴赫的作品。小提琴演奏家时震宇则在“生死无止

尽”，通过德彪西、维瓦尔蒂、皮亚佐拉、弗兰克等

作曲大师的小提琴作品，展示生命的苍茫。同为小

提琴演奏家的黄娜在该展览极为代表性的 “灯森

林”里尽情展示巴赫的深邃思想和丰富情感。

作为“无界美术馆”一周年馆庆的重头戏，这

两场音乐会彻底打破台上台下界限。 在演奏者浸

入美术馆艺术空间的同时， 观众亦可进入演奏区

域近距离观赏演出， 调动所有感官去享受音乐和

数字艺术作品结合带来的美好体验。 上海交响乐

团与顶级数字艺术团体的联手， 则消弭了艺术的

“门类”之见，提供了聆听古典音乐的另类方式。

上海交响乐团为古典音乐行业带来新思维的

“造圈”行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比如上海夏季音乐

节每年都会设置大篇幅教育和跨界节目； 两次开

市的“馄饨皮集市”，尝试让音乐和生活有机结合，

营造出城市街区浓浓烟火气； 近期乐团携手上海

银行创办的“尚乐舞台大师班”，为普通琴童搭出

豪华教师阵容，助燃孩童音乐梦想；乐团与中国原

创 IP“王者荣耀”合作，则让游戏圈和乐迷圈充分

流动，成为霸屏的“破圈”事件。

“上海交响主动‘造圈’，造的是古典音乐的可

期未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只有不断突破和创新，才能让这

个品牌保持源源不竭的活力。 “我们致力于让古典乐迷、古典音乐有

机会和其他艺术形式与门类相融合，促使原本彼此陌生、生活轨迹不

同的观众群，能在一个新的圈层里相遇、沟通和交流，共同创造新的

文化体验。 这种碰撞也会反哺给古典音乐一些新思维、新方式。 ”

打通代际传承，“我们的歌”破圈有共鸣
抹去音乐里的傲慢与偏见，不同曲风的交融打破“信息茧房”、促成圈层交互

一架电钢琴、 两支话筒， 舞台效果

极简， 用歌者的话说 “我们玩一下”。 可

就是这段两分钟的即兴弹唱， 何止台上

的李玟和常石磊目光带泪， 台下的前辈

歌手、 新声歌手、 现场观众以及节目播

出后得见这幕的万千人， 有太多被拨动

了心弦。

《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 最新一期

播出， 这段兴许是流程外的插曲恰好诠

释了节目的一大价值 。 显见的维度里 ，

这是一次跨越代际的合作： 少时音乐路

上的启蒙者而今是旋律的共谱人， 所谓

“传承” 不过如此。 另一条 “隐藏” 线索

中， 这又是一次不同音乐市场路线的会

师： 李玟扬名于上世纪 90 年代， 与唱片

工业鼎盛期的华语流行乐坛一路同行 ，

卡带、 CD 是她俘获歌迷最寻常的媒介；

常石磊自 2008 年为大众知晓， 北京奥运

会、 电影单曲、 电视综艺等， 80 后唱作

人走通市场的桥梁， 不止于录音棚里灌

专辑。

最近十来年， 许多人在疑惑广为传

唱的歌为何越来越少之时， 往往忽略了

时代的背景。 互联网、 移动世界的高速

发展， 加剧了音乐市场受众的分层与多

元裂变， 我们已很难再见一支金曲包打

天下的盛景。 手机、 剧场、 电视、 电影、

游戏 、 网络直播等 ， 撷取介质的不同 ，

一定程度上区隔了大众的音乐喜好， 导

致不同代际间互不相闻， 不同圈层间亦

存在某种 “信息茧房”。

于是， 当华语流行乐坛重磅人物谭

咏麟与音乐剧小生郑云龙、 说唱歌手周

延、 网红主播冯提莫、 唱跳艺人王源和

希林娜依·高等新声一代共同成为 《我们

的歌》 唱演嘉宾， 这档走到第二季的音

乐综艺也比去年此时生出更高一层的行

业价值———抹去音乐里的傲慢与偏见 ，

穿透代际与曲风的圈层， 用不设限的碰

撞来探索时代共鸣。

不同的偶像引路 ，让
“我们” 向家人再做一次自
我介绍

今年夏天出道的女团成员唱功如何？

从说唱综艺走红的歌手莫非要与前辈合

作嘻哈？ 节目正式揭晓前， 关注的人与

持疑惑的人可能同等数量。

关心者众，因为 AB 两组歌手网罗了

足够多的流行音乐受众。谭咏麟、钟镇涛、

张信哲 、孙楠 、陈小春 、李健 、李玟 、容祖

儿 、常石磊 、邓紫棋 、郑云龙 、王源 、冯提

莫、周延、希林娜依·高、太一，他们各自的

出道时间、当红之年，能对接的代际上至

50 后、60 后，下至 00 后、10 后。 而保持疑

惑的人不在少数， 因为即使同为年轻一

代， 短视频粉丝、 剧场拥趸、 网综爱好

者、 网络直播间用户也可能 “隔圈如隔

山”， 不少新声歌手或多或少是 “甲之焦

点乙之陌路”。

众歌手开嗓， 谜底揭晓， 固有印象

被打破了一个又一个。 原来， 希林娜依·

高在女团成员的标签下， 藏着一副大气

又有辨识度的好嗓子； 原来， 周延不只

有说唱这一招鲜， 《给自己的歌》 让多

少人听出了一丝李宗盛的味道 ； 原来 ，

音乐剧里成长的郑云龙一旦摇滚起来 ，

可以把古典腔调抹得了无痕迹……一个

个 “原来”， 其实都在消弭音乐里的傲慢

与偏见。

更珍贵的是， 作为东方卫视与慈文

传媒共同制作的电视综艺， 每一期节目

播出的时间俨然成为许多家庭在客厅里

围坐畅叙的温情一刻。 不同年代、 不同

出处的偶像引路， “我们” 交汇在了同

一个时间点。 谭咏麟与李健合作 《一生

何求 》， 年长些的听歌曲背后的千帆过

尽； 未经世事的， 像后辈歌手说的那样

“即便我第一次听， 也能感受到音乐里的情

感”。 常石磊与王源和声 《我我》， 两名年

龄差近 20 岁的歌手照见彼此的过去与当

下， 电视机前的不同粉丝群体也跟着回溯

了华语流行音乐从唱片时代迈进数字时代、

分众时代的似水流年。

用一首歌的时间， 年轻的 “我们” 推

介自己的偶像 ， 如同告诉长辈 “zqsg” 其

实是 “真情实感” 的网络缩写词一样； 有

了阅历的 “我们” 在情怀里忆青春， 其实

是搭建了故事的场景， 让年轻的 90 后、 00

后对经典有具象的代入； 还有同龄的 “我

们” 交互破圈， 何尝不是在做一次自我介

绍， 介绍自己的音乐偏好、 目之所及。

以音乐为第一语言 ，找
寻“金曲到时代金曲”的突围
路径

如果说不同代际的歌手牵引着观众最

初的注意力， 那么要让一档音乐综艺的热

度续航， 音乐才是第一语言。 而对于当下

的华语流行乐坛来说， 经典金曲不缺， 垂

直领域的爆款也不少。 但老歌在 “情怀杀”

之外还能带来什么新感动， 新歌除了 “圈

地自萌” 外能不能被更多人收进歌单， 都

是亟待思考的命题。

播出四期后， 《我们的歌》 显现出一

种野心： 让歌曲本身说话， 由曲风的碰撞

在不同世代的音乐里迸发新能量， 最终找

到 “从金曲到时代金曲” 的突围路径。

谭咏麟和李健首度同台 ， 粤语经典

《一生何求》 叠加 《浪子心声》， “没料到

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和 “命里有

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互文； 各自

的金曲 《水中花》 和 《传奇》 交错， 浅唱

低吟的两位歌者， 无论是声音抑或经历的

时代背景， 都在勾动情怀之余形成了人生

哲学上的互补与映照。

前辈歌手间的合作品得出人生， 而新

声与前辈、 新声与新声间的交织， 纷纷把

创新、 个性、 时代元素， 做了更大化。 容

祖儿和希林娜依·高演绎的 《母系社会 》，

在原唱张惠妹 2015 年的专辑 《阿密特 2》

中其实不算主打歌， 被视为当时金曲奖年

度最佳歌曲奖的遗珠。 此番在 《我们的歌》

被重新演绎， 曲中表达的女性意识被不同

世代的女歌手诠释， 赢得了大众市场认可，

在音乐平台上仅评论已突破万条。 周延与

自己的音乐偶像陈小春共演绎 《友情岁

月》， 一段说唱为特定故事背景的老歌注入

新鲜灵魂。 郑云龙先和常石磊同唱 《橄榄

树》， 虽没大刀阔斧地改编曲风， 但电子元

素恰如其分地为整首作品添加梦幻感， 贴

近当下时尚。 他再和孙楠双双挑战粤语歌，

《敢爱敢做》 为观众提供了宛如音乐剧般的

沉浸舞美 。 以古典旋律为基础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是李玟的童年记忆，

在邓紫棋的高音下， 老歌散发出别样意趣。

而她俩合体唱响 《刀马旦》， 竞演舞台化作

演唱会现场， 传统戏曲元素是否会在下一

首邓紫棋的新歌里出现， 可期可望。

我们在谈论音乐作品时， 即使身处不

同时代背景之下， 素来希望它能立于潮头、

保持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力与创新能力。 因

此， 当 “两代歌手” 和 “时代金曲” 共同

叙事时， 观众会乐见， 歌手间虽有年龄阅

历上的差距 ， 但他们对于音乐的理解和

观点并不对立 ， 反而是相互欣赏 、 相互

融合的 。 这或许就是节目所倡导的青春

模样 。

四期过后， 《我们的歌》 相关话题在

微博上的阅读量为 101.2 ? 。 参考社会学

家伊莱休·卡茨所提出的 “使用与满足 ”

理论———受众始终是带着目的的， 基于心

理或者社会的需求， 想借助媒介来满足需

求。 今天的音乐受众把对于金曲的向往寄

托于公共媒体中， 穿透了各代曲风的新演

绎又恰好满足了此类需求， 这便难怪， 节

目引发了可观的声量。 而大众更为期待的

时代金曲， 或就有可能从不设限、 不凝固

的金曲新唱发端。

■本报记者 姜方

影片 《风平

浪静》中，宋佳饰

演的潘晓霜从人

生中转站的高速

收费口闯入主角

的生活， 她用极

端浪漫的手法留

住宋浩， 又在经

历极致痛苦后笔

直地走回生活 。

图为电影 《风平

浪静》海报。

乐手在科幻互动光影中为观众带来大师经典。 （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谭咏麟以 “新声歌手” 身份亮相音乐综艺《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 他说 “每

一个十年， 都是新的开始”。 （节目组供图）


